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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拾完新家， 回到旧家， 我妈指

着小房间里两张地图问， 我们在这住

多久了。 我说， 十三年。 顿一下， 才

发现一九九七至今是二十三年。 我总

是习惯性地把千禧年以来折算成十年，

时间被意识压缩了。 地图是从新华书

店买来的， 用订书机订死在墙上， 各

种贴纸、 便签、 图画， 乱七八糟， 还

没完全褪色。 上面有些地方已经解体

了， 有些几近沉没， 有些打了这么多

年， 还是没能走出战火。 十三和二十

三年， 在二字打头的年份里， 好像显

得有点差别， 又好像差别不大。

香港回归前几个月 ， 我们搬家

了。 那时我还小， 大人们先去了， 留

我和一些小型家具在一部三轮车里，

然后来了一个手脚最快的叔叔， 推着

我和家具们去往新家。 关于搬家， 我

只记得这些了。 从车厢式的一室一厅

到带阳台的两室一厅， 大人的快乐我

不懂， 我只为一件事高兴， 就是从前

那栋楼里玩得最好的姐姐， 从此要和

我对门对面了， 这种如愿以偿的巧合

太幸福了。 尽管当时的我并没意识到，

大家都喜欢同比自己大的人玩。 姐姐

很快到了发育的年纪， 同我疏远了。

新家在一楼， 水泥地皮， 木窗木

门， 我们就这么结结实实地把旧家具

照搬了进去。 一楼光线差， 户型又很

怪， 自那以后， 几乎每个白天都要开

灯： 烧饭要开灯， 吃饭要开灯， 写作

业要开灯。 但阴暗并非重点， 重点是

由此而来的潮湿。 很多年里， 我家的

墙皮不断渗水、 掉皮， 我家的衣被大

清早晒出去， 吃过中饭就落荫了， 我

家橱柜里的物什， 总是隔一季就出霉

点， 白白的， 密密的。 那天有一只漂

亮的五斗橱 ， 搬进来时磕坏了一只

脚 ， 从此只能用硬板纸来垫 。 慌乱

中 ， 谁知道是在哪个叔叔手里坏的

呢， 仗义帮忙的人又怎能责怪呢。 那

只脚仿佛是一切吵架的开端， 后来我

家有过无数次大人的吵架， 一切都发

生在阴暗中。

小学四年级， 非典来了， 我借住

在爷爷家。 要挤很久的公交， 再步行

很长一段路才能到学校， 每天戴口罩

真的很痛苦 。 终于在夏天快来的时

候， 口罩可以摘了， 我家的装修也快

好了， 大人允许我回家看看。 住到第

六年， 终于有钱搞装修了。 那时爸妈

在公园里开一爿照相馆， 赚点小钱，

但很快， 数码时代就干翻了所有机械

设备， 我们关店了。 好在这笔钱刚够

还房子的欠款， 以及在我妈的强烈要

求下， 剩下的钱用来装修。 此前老王

一直唱反调， 他说， 水泥地皮有啥不

好 ， 冬暖夏凉 （其实冬天无比冷 ）。

我在一边跟着瞎附和 。 但当装修结

束， 我们躺在木地板上， 还是幸福得

说不出话来。 老王伸出大拇指， 还是

妈妈厉害。 我跟着笑。 那以后的每个

夏天， 老王都会耐心给两个房间的地

板打蜡， 打得晶莹剔透， 滑溜溜的。

直到后来， 他没有力气打蜡了， 说起

家里， 最不变的自豪还是地板。

那天是我人生中快乐的天花板。

此后我每次感到极度快乐， 心里都会

浮起那个下午的情绪。 其实也没什么

特别的。 无非是学期结束， 我回爷爷

家之前， 先走回自家看一眼。 天气开

始热了， 但走在路上还有点风。 我在

必经的杂货店里买了一种冷饮， 那是

一种叫泡泡的冷饮， 里面是细软的冰

淇淋， 外面用一个类似气球皮的东西

包着， 咬一个洞， 就可以从气球皮里

吸食。 长大后我多次同人说起这种冷

饮 ， 得到的回应都是没见过 、 没吃

过。 而我在形容的时候， 总感觉那个

外壳更像一个避孕套： 这种冷饮真是

太奇怪了 。 总之我回到家 ， 刚好吃

完， 肚子凉凉的， 一楼的房子在夏天

里也是凉凉的。 我们躺在地板上， 老

王说， 打蜡， 学不学。 我说学。 至于

怎么打， 聊了啥， 我想不起了。 只记

得那一天那一路， 无比的快乐， 莫名

其妙的快乐。 快乐真是纯粹又强健的

东西。

这些年我们的邻居陆续搬出 ，

搬进 。 一批一批 、 来来去去中 ， 最

开始的那些面孔大多不在了 ， 戴金

链子的叔叔 ， 传说是前黑社会老大

的叔叔 ， 嫁给包工头只能独居的阿

姨 ， 没工作却穿着时髦且暴露的阿

姨 ， 长得帅但没礼貌的哥哥 ， 还有

对门的姐姐， 不是走了， 就是死了。

剩下没搬的老嚷着要搬 ， 又嚷着要

等拆迁 ， 毫无动静地 ， 小区一天天

在变老 。 附近那个我和老王都读过

的小学 ， 老职工讲 ， 现在招的都是

外地人的小孩了。 我说这有啥不好。

她转念说 ， 还是外地人好 ， 不闹 ，

本地人又穷又赖 。 我想了想 ， 以前

家长确实闹 ， 晚托班提早了 ， 伙食

费涨价了， 动不动就在校门口骂人，

搞得相关的小学生很没面子。

我家也老想着搬， 几次动作， 最

后都因为老王的病不了了之。 他走之

后， 家里更冷清了， 我妈需要一个新

环境， 我们凑了钱， 再带上我那笔常

被人问起要怎么花的奖金， 总算在离

家不远的地方买了一套二手房 。 不

新， 仍然没有电梯， 仍然一室两厅，

但光线好了很多， 再也不愁衣服晒不

干了。 简单修补后， 我们要挪窝了。

我妈说， 老王， 老房子暂时留给你一

个人享受啦。

搬家是一场大型告别， 和搬寝室

或出租屋不同， 几十年的印记， 被藏

在各个角落里、 抽屉里， 一拉出来，

满地都是。 我吓了一跳， 这么多。 我

妈说， 一家人家啊， 什么代价。 明明

是可以扔的、 过气且无用的东西， 却

因为它的过气和使用记忆而舍不得。

一片垃圾， 一个巨大的历史博物馆。

断舍离之外 ， 当然也少不了一顿捡

漏。 比如我从小就觊觎我妈的一件呢

大衣， 无数次趁她不在偷偷试穿。 她

老不穿， 说干体力活用不着， 要等正

式场合， 却又碰不上什么正式场合，

现在终于松口说不要了。 比如超好看

的 DIY 露指手套和拖鞋 ， 比如老王

的复古围巾， 百变工具箱， 各种记账

和留言的字条……渐渐地， 东西越来

越多， 我理了很久， 发现告别是一件

越理越找不到头的事。

我把精简后的宝贝堆在写字台

上 。 我在这张写字台上写过无数次

作业 ， 写完作业写什么乱七八糟的

东西 ， 冬天玻璃太冷了 ， 冻疮长过

几次 。 老王搞了一块二手电热板 ，

好几次烫出了裂痕 ， 玻璃台板底下

有好多照片都被漏进去的茶水泡得

看不清了。

空间和人发生关系 ， 我看见什

么， 就会想起一些人。 在弄堂角落配

钥匙的叔叔 （传言配出几套房）， 批

发草纸和饮料的人 （对我来说就是双

熊猫和旺仔）， 修表的人 （电池比商

场便宜不止一半）， 做床单的人 （山

寨米奇图案）， 卖香蕉的人 （只卖香

蕉这一种水果！）， 这些人都在我家留

下了印记。 直到现在， 每当我要做什

么事情， 都会先想到这些相关的人，

好像地图上是先有人， 再有地点。 然

后我想到那些常在我家赖屁股的叔叔

们。 我努力去想当年帮忙搬家具的面

孔 ， 砌墙皮的叔叔 ， 焊防盗窗的叔

叔， 心里吓了一跳， 他们大多竟已不

在了。 喝酒的喝死， 抽烟的抽死， 还

有生病的， 出意外的， 活到四五十岁

就没了。 我想起一个身强力壮的高个

叔叔， 下岗后去当装玻璃工人， 不知

怎么就被玻璃砸死了。 我想起他们，

觉得非常非常远， 远到分不清他们究

竟消失在时间的哪个段落里， 离当下

有多少距离。 他们是很倒霉又很快乐

的人 ， 他们活着的时候 ， 我能记起

的， 全都是嘻嘻哈哈的样子， 大大方

方的样子。

搬家要送糖糕， 新邻居要送， 旧

邻居也要 。 我在去杂货店送糕的路

上碰到了老板娘 ， 一个脸圆圆红红

的阿姨 ， 这么多年她都一直喊我宝

贝 。 这天她看起来要哭了 ， 不等我

说啥 ， 她就先说要关店了 ， 然后才

说自己身体不好 。 收下我的糕 ， 她

在聊新房子 。 我脑子却嗡嗡的 ， 不

知为何 ， 我想过邻居搬走 ， 想过自

己搬走， 我竟从没想过杂货店关门，

尽管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近

三十年的杂货店要关门了， 我恍惚觉

得一个小区要结束了。

与此同时， 老火车站也要关了。

它太老了， 春节后闭关装修， 几年后

再见。 我在两座城市之间来去有十年

了 ， 几乎不坐高铁 ， 老火车站离家

近， 十二块五的普快， 印象里没涨

过价。 我把两件事并到一起， 第一反

应竟是自己得长大了。 忍不住要笑，

都快三十了， 我还在想 “长大” 的事

情。 可这又是真的， 在搞不清楚速度

的时间里， 我也搞不清自己的进程。

我又收拾到小时候的记事本了。

有时候写字， 有时拼音多过字， 有时

会剪漫画来贴。 在大白鸟头顶的横线

上我写下：

一九九九年的事
我们送走了一九九八年， 又迎来

了一九九九年。 在一九九九年的一月
一日， 我可真开心。

百岁棋王的传奇人生
周瑞金

八十八岁的谢作陶大姐呕心沥血

写就一部 《谢侠逊传略 》 书稿 ， 即将

付梓 。 她是闻名全国 、 驰誉世界的百

岁棋王谢侠逊先生的长孙女 ， 年登米

寿尚能撰写近二十万字的长辈传记 ，

令人敬佩。

曾长期生活在爷爷身旁的谢作陶所

撰写的谢公传记， 蕴涵有亲伴、 亲历、

亲感的大量第一手珍贵资料， 并且对她

爷爷有别具一格的观感和评论。 这可以

让广大读者对百岁棋王的传奇人生， 有

更真切、 更全面、 更生动形象的认识和

理解。

说来有缘， 我与谢侠逊先生都是温

州平阳腾蛟镇人 。 1998 年国家体育总

局正式命名棋王故乡腾蛟镇为 “全国象

棋之乡”， 全镇民众为缅怀谢公光辉业

绩 ， 纪念他对中国象棋事业的突出贡

献， 踊跃捐资， 由政府出面兴建百岁棋

王碑林， 并邀我为棋王碑林撰写题记。

在碑林落成典礼上， 我有幸结识了棋王

三公子谢瑞淡老教授。 当时他正在编辑

整理其父的诗文集， 当即热情嘱托我作

序。 我欣然接受， 为其撰写了 《长挟风

云自卷舒》。 谢公的诗文集于 2000 年正

式出版。

二十多年后， 谢公的第三代孙辈为

其撰写传略， 再邀我作序， 我是第四次

欣然命笔再论谢公一生的品格和业绩

（除写碑林题记和为谢公诗文集作序外，

2013 年我还为平阳县编著的 《爱国棋

王谢侠逊》 一书作序）。

这次阅罢谢作陶大姐的新著， 我对

谢公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 一言以概括

之： 谢侠逊是集棋王、 诗人、 爱国民主

人士于一身的长生奇才。

现代中国象棋运动的开拓者

浙江平阳古镇腾蛟， 在上世纪二三

十年代， 跃起两颗璀璨明星： 一是镇东

笔架山麓中国象棋大师谢侠逊； 一是镇

西带溪之滨世界数学大师苏步青。 两人

寿晋百龄， 为世上象棋界和数学界的寿

星之冠 。 真可谓 ： 山川毓秀 ， 腾蛟起

凤， 人杰地灵， 熠熠生辉。

谢侠逊 ， 原名卿元 ， 字宣 。 1888

年 10 月 1 日生于浙江平阳腾蛟硐桥头。

自幼天赋聪颖， 刻苦好学， 六岁从父学

棋， 十岁研习棋谱， 领悟弈理， 棋艺大

进。 十三岁力挫温州市象棋高手， 遂在

棋坛崭露头角。 二十五岁为上海 《时事

新报》 专撰象棋残局介绍。 三十一岁在

上海举行的全国象棋比赛中力克群雄，

夺得桂冠。 三十九岁时， 被全国象棋界

推为 “棋坛总司令 ”， 从此获 “棋王 ”

美誉。

谢侠逊与中国象棋结下不解之缘，

后又精通国际象棋， 是我国现代中国象

棋和国际象棋运动的开拓者和倡导者。

他倾其毕生精力， 精研棋艺。 他认为

象棋能陶冶德性 ， 锻炼心神 ， 增加智

慧， 有利德智体三育发展， 应发展成为

一项开智健体的体育运动。 他一生致力

于普及和提高象棋棋艺， 开拓和壮大象

棋的群众活动领域， 屡屡通过本人创造

性的活动 ， 把象棋从庭院案几推向社

会， 不断改革象棋形式， 紧跟时势， 创

制字形排局， 来表达反帝制、 反卖国、

反内战的立场； 采用化妆人棋赛、 车轮

赛、 盲棋赛和高手表演赛等等， 激发了

侨胞爱国热情， 把象棋在抗日救亡中的

作用发挥到极致。

谢公还致力于象棋文化的研究和推

广， 整理、 出版象棋古谱， 把前人积聚

的象棋成果 ， 潜心分析研究 ， 集中精

华， 推陈出新； 又将本人下棋的毕生实

践经验上升为理论， 撰写了十多种、 二

十九本 ， 近千万字的象棋书 ， 出版发

行。 1983 年 ， 谢公以九十六岁高龄编

著出版 《象棋指要》 一书， 集九十年从

事棋艺心得经验之大成， 令世人叹为观

止。 这对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的象棋文

化发挥了巨大作用 。 所以 ， 谢公 “棋

王” 之称当之无愧， 他不仅是中国象棋

棋艺棋技之 “王”， 也是大力推动中国

象棋和国际象棋普及为广泛群众体育运

动之 “王”， 又是继承和发扬、 创新中

国传统象棋文化之 “王”。

临风吟啸慨以慷的诗坛耆宿

谢公治棋之余， 还长期潜研文史，

浸润诗词， 其国学深厚， 文才俊逸， 善

旧体诗， 精于联对， 有相当高的素养和

成就， 只是为棋名所掩， 不太为世人知

晓。 展读谢公诗词， 无论咏史、 忧国、

募捐、 劳军， 还是庆祝、 酬答、 记游、

揽胜， 莫不洋溢着强烈的爱国情感。

“浩荡军声震至尊， 鸮音鴂舌满天

阍 。 八蛮卷地罡风劲 ， 六驭蒙尘缺月

昏 。 蜀道西驰悲狩出 ， 长安东望骇兵

屯 。 空拳怒搏成何事 ， 锁钥终至失北

门 。” （《题 “八国联军 ” 象棋残局 》）

“狮岛环游后， 驱车去古城。 五丁曾凿

路， 六甲待开程。 国难哀今日， 边仇愤

此生 。 卅年磨一剑 ， 夜夜伴鸡声 。 ”

（《车往马六甲 》） “厦门胜景日光岩 ，

昼夜飞腾百尺澜。 鹭屿涛声随浪去， 虎

溪云影挟潮还。 政通四化人和里， 会集

三冬岁暮间。 报道金门停炮击， 待归怀

抱看台湾。” （《和淡儿游日光岩原韵》）

以上三首诗分别写于清末民初、 抗战期

间和新中国成立之后， 其爱国之忱、 报

国之愿一以贯之， 感人至深。 观一斑而

知全豹， 谢公的胸中锦绣、 眼底云烟，

跃然纸上。

联对是谢公的绝妙好词。 每在象棋

比赛会上， 他常因时因地因事自撰联对

阐明赛事意义， 悬挂赛台。 抗战期间从

南洋巡募归来， 他在成都义赛时， 曾作

《成都劝储棋赛大会联》：

雪泥鸿爪， 吾原从海外归来， 胜迹
耀蓉城， 每瞻仰丞相祠堂， 校书古井；

楚界汉河， 今又向蜀中呼吁， 雄风
惊日寇， 即凭此输金救国， 储劵兴邦

此联精妙之处在于既不离棋 ， 又

因地制宜 ， 联系到成都其地其人 ， 特

别是志复汉室 、 忠贞不渝的蜀汉丞相

诸葛亮的爱国丹心 ， 以此来鼓舞国人

爱国抗日 。 以棋为戈 ， 以诗为号 ， 棋

诗联合 ， 棋艺与诗文融于一体 ， 将爱

国抗日之志表露无遗。

纵观谢公一生， 棋艺和诗文始终是

相互映照、 同步前行， 棋王而兼诗人。

作为棋道高手 ， 他横扫千军 ， 威振四

海； 作为诗坛耆宿， 他慨当以慷， 临风

吟啸。 其诗也， 棋王之诗； 其棋也， 诗

人之棋。 诗棋浑然一体， 集于一身， 棋

臻化境， 诗有造诣， 寿至百龄， 实二十

世纪中华难得奇才也！

以棋报国奉献社会的民主人士

品高艺精， 棋诗双馨， 在国家危难

时刻挺身而出， 奋不顾身， 这是谢公作

为爱国民主人士一生的本色和特质。 早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谢公以棋为戈，

巧排三十个字形象棋残局成 《国耻纪念

象棋新局》， 愤怒声讨袁世凯签订丧权

辱国 “二十一条” 的卖国罪行。 在民族

灾难深重的抗战岁月 ， 谢公被国民政

府委任为巡回大使 ， 奔走南洋 ， 遍访

菲 、 马 、 新 、 缅 、 印尼等国 ， 向广大

侨胞作抗日救亡鼓动并组织募捐 ， 以

慰劳抗日伤兵 ， 救济后方难民 。 当时

他本着舍身救国 、 赴汤蹈火 、 埋骨他

乡的决心， 只身离开祖国， 没有随从，

也没有翻译人员， 只带 16 对棋子和一

个棋盘踏上征途 。 在当时五任巡回大

使中， 他巡回的地域最广， 时间最长，

所受欢迎最热烈 ， 募捐成果和贡献最

卓著 。 共募得国币五千余万元 （未计

菲律宾以后四年内汇上的 4000 万元捐

款和无数金银首饰）， 动员三千多华侨

技工随其归国参加抗日 。 而谢公只身

飘零异国他乡 ， 本人生活非常简朴 ，

一年半时间中只向国库支取了 3000 元

车旅费。 拳拳丹心， 日月同昭。

值得重笔一提的是 ， 1939 年谢公

与周恩来在重庆相逢， 周恩来一见面便

说： “你是一位爱国象棋家， 你的爱国

精神， 令人敬佩！” 两人相弈了 《共抒

国难》 这局棋， 寓意国共两党必须团结

一致 ， 共同抗日 ， 以解救国难 ， 争取

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 周恩来显然是

特意与棋王合作 ， 通过大众化的象棋

来表述人民群众团结抗日的心愿 。 从

此 ， 周恩来与谢公结下亲密友谊 。 周

总理一直十分关注谢公的工作生活 ，

每在危难之际出手相助 ， 给予关怀和

爱护 。 谢公对周恩来也感恩终生 。 获

悉周恩来总理逝世噩耗 ， 年近九十岁

的老人嚎啕大哭 ， 赋诗痛悼 。 后每逢

周总理的忌日 ， 都赋诗哀悼 ， 直至

1986 年即他逝世前一年 ， 还赋诗 《哀

悼周总理逝世十周年》， 其情可感， 其

心可愍！

抗战胜利后 ， 谢公又以 《止戈为

武》《救民水火》《制止内战》《暴政必败》

为残局题名， 表明反对内战与独裁的鲜

明立场， 为此曾惨遭国民党特务殴打致

重伤。 新中国成立后， 谢公曾连任两届

全国象棋比赛总裁判长， 致力于培养棋

坛新人。 晚年任全国象棋协会副主席，

年事虽高， 笃学不倦， 孜孜以求， 笔耕

不辍， 如其感言： “吾曾浪迹遍天涯，

几经浩劫始成书。” 博弈不忘爱国， 爱

国寓于博弈， 以棋报效祖国， 以棋奉献

社会， 不愧为象棋国手、 爱国民主人士

而彪炳千秋。

长生不老的惊世奇才

谢作陶大姐在 《谢侠逊传略》 中，

披露了谢公百岁辞世后一件轶事。

1987 年 12 月 22 日晚上 8 时 ， 谢

公突被一口痰梗塞气管 ， 待医生赶到

时， 老人的心脏已停止跳动， 十分安详

地离去了！ 谢作陶赶到病房， 见老人脸

色尚红润， 安详地闭目静卧， 身体还有

微温。

在谢公离世 32 小时后， 发生了一

件神奇的事： 12 月 24 日凌晨 4 时， 谢

作陶的丈夫周鸿昌突然梦见谢公来家，

开口就对他说： “我今天来， 交托你办

一件事。 我有很多诗稿， 已整理了一部

分， 未完成。 你要把我的诗稿整理成集

出版。” 看周犹豫着未承接， 谢公又提

高嗓音说： “出诗集， 如果出版社要自

费， 在你大姑母处， 我留有 2000 元稿

费， 不够的话， 你去信告诉你二叔， 他

会寄来的。” 说罢， 谢公举起手中握着

的毛笔， 在周背上写了四个大字。 凌晨

4 时许梦醒， 周鸿昌把梦境告诉了谢作

陶， 并因奇痒而不停地磨蹭背脊， 后卷

起上衣抓痒， 发现 “菖柯菖钞” 字迹。

第二天早上， 谢公的三儿子看了周鸿昌

背后的四个字， 大惊失色说： “这四个

字是 ‘烂柯诗钞’， 1945 年爸爸在重庆

出过一本油印本诗集， 书名就叫 《烂柯

诗钞》。” 大姑母当时也泪流满面抽噎着

说： “爸爸确有 2000 元稿费由我保管，

我正准备交来办丧事……” 当时亲眼看

到周鸿昌背上字迹的， 还有谢公的棋友

杨明忠先生等人， 以及同济大学的两位

领导， 并当场拍了照片留此存照。

谢作陶公开了三十多年前的这个秘

密， 因为她认为这个梦境离解密已不那

么遥远了。

谢公本人习惯按虚龄计年 。 在他

百龄祝寿庆典前 ， 医生为其检查身

体 ， 检查结果 ： 心肺功能正常 ， 血压

90/160， 脉跳每分钟 80 次 ， 左右手

握力都是 9 公斤 。 皮肤光滑 ， 脸上几

乎看不到皱纹和老年斑 ， 腰背挺直 ，

精神矍铄 ， 声音洪亮 。 他坚持每天清

晨锻炼身体 ， 步行甩手 。 写字手不

抖 ， 笔力挺拔 。 每餐能吃三两米饭和

鱼、 肉等荤菜。

为祝贺谢公百岁寿诞， 全国和上海

市体育界、 象棋界著名人士举行隆重、

热烈的茶话会 。 国家体委代表向谢公

颁发 “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 和证书 。

谢公连连拱手道谢 ， 动作利索 ， 笑容

满面 ， 应对自如 。 第二天 ， 中国象棋

界以举办 “百岁杯 ” 象棋大师邀请赛

的独特方式 ， 为谢公祝寿 。 参加 “百

岁杯 ” 棋赛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四

个年代” 的象棋精英， 共有男女 18 位

象棋特级大师 、 大师 ， 历届全国冠军

也悉数参加 。 是日 ， 百岁谢公亲临现

场 ， 接受女棋手献花 ， 从早到晚观看

了全部比赛， 精神焕发， 毫无倦态。

谢公的真实人生告诉我们： 所谓长

生， 就是却病延年、 消灾延寿的引申。

一个人能像谢公那样了解养生知识， 懂

得颐养天年， 活到百岁， 无病无痛， 快

快活活地活着， 一旦到离世的时候， 既

不麻烦自己， 又不拖累他人， 便痛痛快

快地死去， 这才是人生的最大福气。

谢作陶大姐晚年心血之作 《谢侠逊

传略》， 为我们准确生动地描写了一位

永葆青春的百龄棋王， 一位棋艺诗文相

辉映的诗坛耆宿， 一位以棋奉献社会报

效国家的爱国民主人士， 一位长生不老

的惊世奇才。


